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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步
为经济发展的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经济
理论研究却始终没有摆脱“亦中亦西”或“不中不
西”的两难处境，既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又要时
刻注意与国际接轨；既要努力坚持中国特色，又要
积极学习西方理论；既要有定性分析做框架，又要
有定量预测做支撑，这种两难问题在经济学研究领
域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说是已经病入膏肓了。

翻看中国早期的经济学书籍，满篇都是以黑
体的马恩列斯语录开头，最后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
方向前进。后来，西方经济学理论逐渐时髦起来，
写文章的时候引经据典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古典
的，然后是新古典的，边际的和很多不着边际的理
论一股脑儿摆出来，各说各话，似乎都有道理。理
论界的混乱必然带来实践中的瞎折腾。刚说完不
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开始强调宏观调控措
施主要依赖市场手段实现，效果不好马上又加上一
句“还要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话音未落，掌
握行政权力的大小市长们又开始坐飞机到国内外
找“市场”。折腾了一阵，最后都和“达芬奇家
具”一样变成浮云了。写文章的时候不管是拉大
卫·李嘉图还是保罗·萨缪尔森助阵，都没人信了。

于是，各级经济学工作者为了各自的目的，
开始引入数学和计量方式增加自己文章的科学性、
精确性和可靠性。上一点“档次”的经济学杂志，
变成了专业的数学杂志和统计学杂志。写经济学的
文章，如果没有几个模型，不做计量分析，根本就
不好意思拿出来，人们把这种现象戏称为“拿数学
做经济学的遮羞布”。结果是，上帝造的蛇使亚当
和夏娃失去了天真，“经济学者”则是画蛇添足，
使经济学人热衷于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失去了固有
的“人性”。多数模型与前面的引经据典并无差
别，都是故作高深而已。

（←上接B2版）
让先生更加郁闷的是从去年开始失去了与进生的

联系。说起来自从先来来美，一直得到在国内当文科
教授的进生的支持，比如寄国内的论文资料等，也曾
数度承他邀请回国内讲学。作为知根知底的挚友，他
们有说不完的话，考上77级大学生以前先生每周都去
进生家见面。晚上告别后往往是进生先送先生回家，
送到家后话犹未尽，先生又把进生送回来再一人回
家。先生来美后两个好友也从未间断过意见的交换，
从苏联和东欧的变天，1989年的“六四”，1998年的洪
灾，美国的911，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2年开始
的“知青治国”。很多年里，我先生每周六晚（国内
周日早）一定用电话卡给进生打一次电话，一谈就是1
～2个小时。因为手机的普及，我们家于2012年取消了
地线电话，不能用电话卡了，于是，他们的联系就少
了很多。后来微信出来了，人们不论相隔天涯海角，
通话视频易如反掌。先生和进生虽然开通了微信，也
交换过几次照片和信息。可是进生从未主动联系过先
生。从去年夏天以后，即使先生转发资料，或询问陈
妈妈的近况，进生那里也没有反应。“都是你插嘴惹
的祸”，我对先生说。先生铁青着脸，又开始动不动

就凝视着空中不说话。
大概是实在憋不住了，后来一次晚饭时先生主

动和我谈起此事，说他认为进生拒绝与他联系可能另
有原因。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他和国内几位朋友间发生
的不愉快。近年来，先生一边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
成长感到鼓舞和骄傲，同时也对不少事情感到困惑和
担忧，很希望与国内的朋友交流。不料交流过程中先
生与几位朋友产生了矛盾。比如2012年《纽约时报》
爆料温家宝家族利用他的职位谋取暴利时，中国政府
驱逐了爆料的记者。对中国政府为何不公开温总理的
财产以正视听，而是驱逐爆料记者的做法先生不理
解。他和国内一位小学同学谈论此事，不料那位同学
认为我先生是受美国反华势力利用，让他说话当心。
前年元月川普上台伊始，先生在《川普与美国媒体的
对决》的时评中联系习近平“中国媒体必须姓党”的
要求，引用美国教授Jay Rubin 的研究指出“一个国
家最危险的莫过于当它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一位
大学同学说我先生这是“妄议”总书记。先生当时就
对我表示他对这些同学的意外和失望。三年前，那位
官至省厅级的小学同学在王岐山“杀回马枪”时跳楼
自杀。那是我先生朋友圈中的第一个贪官。这个惊人

消息传来，先生对国内的事物感到更加困惑和担忧。
“我去国太久了”——他有时这样自言自语。先生的
意思是进生拒绝与他联系可能是因为进生与他观点不
同，可是又碍于挚友的面子不便直说，于是采取了回
避策略，避免发生冲突。如果先生的猜测是对的，进
生的回避不仅无助于消除两位挚友间的误解，而且断
绝了一切关于陈妈妈的消息等于是要了我先生的命。

“唉——。”身边的先生又叹气了，翻了个身。
我一看床头的钟，已经清晨五点半了。杨振宁和李政
道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这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决
裂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遗憾，据说连周总理都没能让他
们和解。我先生和进生虽然没有杨振宁和李政道那样
的名气，可是珍视友情之心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和毛泽东、林彪、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一样，习
近平的功过自有历史公断，不应该成为两个几十年挚
友绝交的原因。躺在床上的我突然心中涌动起一种使
命感：我决心用我的力量解开先生和进生之间的结，
为我先生和进生这两个挚友，也为陈妈妈。我希望晚
年的陈妈妈看到小时候在汉水桥推人力车的两个伙伴
今天依然是好友，而且都有机会为她老人家尽他们应
尽的孝心。

何洁的小说《落花时节》里有一段文革时期
用京剧演绎列宁和斯大林在一九一八的故事情节
很有意思，“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有件事
朕同你细说端的。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切不
可闹意气贻误战机。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全
部是大理石雕刻成的。”“尊一声敬爱的弗拉基
米尔伊里奇，三日前本将军已传下话去。打冬宫
不准毁坏文物古迹，开枪不能朝着墙上的裸体，

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这个情节记录的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但是

几十年后，当我们读那些言必称凯恩斯、弗里德
曼等洋人名，下笔就是xyz、@#$%*&等洋字码的
经济学文章时，和看这段唱词有差不多一样的感
觉——明明是地道的京剧，观众也是地道的中国
人，却要口口声声说“约瑟夫是孤的好兄弟”。


